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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拉萨 3 月 28 日电（记者沈虹

冰、罗布次仁、薛文献、王泽昊）“西藏民主
改革第一村”——山南市克松村有这样一
部家喻户晓的话剧：两代村民自编自演，
讲述克松庄园农奴赤列多吉一家的悲惨
遭遇和翻身得解放的故事。这部民间话剧
叫《农奴泪》。在“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
日”前夕，记者再访克松村，倾听这部热演
了半个世纪的话剧背后的故事。

“观众上台打‘管家’，演员只

好躲起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天，山南乃东
县郭莎村人头攒动，村民们正在观赏克松
村演出队表演的话剧《赤列多吉一家三代
六口人的悲惨故事》。

低沉的音乐，衣衫褴褛的农奴，颐指
气使的管家……无限现实的场景把人们
带到不堪回首的旧西藏——管家命令赤
列多吉看守打麦场，为防偷粮，在粮堆上
做了记号。第二天，记号被乌鸦抹掉，管家
不分青红皂白，抡起皮鞭抽打赤列多吉。

这时，观众中有人抽泣，有人谩骂，
有人扔石头，有人甚至跳上戏台，要揍
“管家”。演出被迫中断。今年 70 岁的多
吉曾饰演赤列多吉的大儿子达瓦，对这
一幕记忆犹新：“那时很多群众都是从旧
社会过来的，受过苦，感触深，看剧时台
上台下哭成一片。”

在旧西藏，克松是原西藏地方政府
噶伦索康·旺钦格勒的庄园，农奴被当成
“会说话的牛马”，有支不完的差，挨不完
的打，吃不上一顿饱饭，受尽欺压。

有一次，赤列多吉饥饿难耐，与狗抢
食，被管家毒打。他奋起抗争，结果遭受
酷刑，惨死在监狱。妻子嘎多精神失常，
消失在茫茫黑夜中。达瓦和弟弟萨波伺
机报仇，也被农奴主折磨致死。留下萨波
年幼的女儿拉甲艰难度日……

“小时候听母亲讲，真实的赤列多吉
死了以后，被抛尸荒野。”经历过新旧两
重天的多吉心明眼亮，“他们一家的遭
遇，就是广大农奴非人生活的缩影。”

民主改革后，克松村翻身农奴组成
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筹委会，做了自己
的主人。1968 年，村演出队根据 70 岁的
次仁老人的讲述，编排了这部话剧。

“当时条件很简陋，演员只有 14 个
人，乐器也只有 5件。”多吉说，“但大家很
投入、很积极，都是义务演出。”年过花甲
的达娃和次仁拉姆饰演女佣和拉甲。谈起
当年，两人仿佛重回少女时代，谈到激动
处，即兴演唱了一段：“天上的飞禽中鸟儿
最弱小，世间的生灵中农奴最悲惨……”

这部话剧从 1968 年一直演到 1975
年。每到农闲，演出队赶着装有道具的马
车，徒步深入各县乡村、厂矿、学校演出，
累计演出 200 多场，给观众留下深刻印
象，深受欢迎。“帘子掀开，音乐响起，就
让人恐惧和悲伤。”55 岁的边巴次仁一
直记着小时候观剧的情景。

“我们是真的用鞭子抽，不用

力就不像”

2009 年 3 月 28 日，在西藏自治区设立的第一个“百万农奴解放
纪念日”，新版话剧《农奴泪》首次上演，主题依然是“赤列多吉一家的
悲惨命运”，但演员几乎都是年轻的新人。演出继续受到热捧，观众为
农奴的悲惨境遇痛心疾首，也为管家的残忍凶恶捶胸顿足。

看到剧中管家用皮鞭抽打赤列多吉的孩子时，花甲之年的克松
村村民白玛云旦老泪纵横：“农奴主规定，农奴的孩子满８岁就要牧
马放羊、支差役，我就是其中之一。”

2008 年，拉萨发生严重的打砸抢烧事件，引发了克松村老人们
的深刻反思。为了教育后人，村党支部书记边巴次仁牵头，请来曾参
演话剧的 6 位老人，回忆整理剧本，将老版话剧改编为《农奴泪》。

新一代演员没有旧社会的生活经历，不知道怎么演。“大家都说农
奴苦，但怎么个苦法，我表现不出来。”饰演赤列多吉的白玛扎西说。

白天，他走村串户体验生活，请老人们手把手示范，认真排练，晚
上加班背台词。随着对角色的了解，他逐渐走进了赤列多吉的内心。

在剧中，赤列多吉遇到管家时腰弯得厉害，人差点匍匐到地上。
白玛扎西说：“岳父说，农奴见到主人，腰要一直弯着，而且只能看主
人的脚面，不能对视，要不然就会挨鞭子。”

白玛扎西的岳父就是多吉。
为把戏演好，他还挨了不少鞭子。“不用力打就不像。老人们说，

管家的语气、眼神就是要凶，下手要狠。”饰演管家的普布多吉说，“我
们把牛皮鞭换成了羊毛鞭，藏袍下再垫上纸板，但每次还是把白玛扎
西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凝聚两代人心血的《农奴泪》获得了成功。2009年至 2011年，这部
剧先后在山南、拉萨等地上演，观看人次累计超过 3万，许多观众深受
感染。在边巴次仁印象中，每次演出，总有人质疑：“旧社会真有那么苦
吗？”身边的老人就会回应：“真的克松庄园比这残忍得多。农奴的血泪
只适合在晚上诉说，因为那时遭受的苦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得数
不清！”

“参加《农奴泪》演出改变了我的人生”

3月的雅砻河谷，杨柳吐绿，田野泛青。今天的克松村已改称社区，
宽阔的水泥路两旁是数十间商铺、茶馆，藏式楼房错落有致，家家户户
门前都停着小车。一些老人坐在门口喝甜茶，晒太阳的年轻人并不多
见，都外出务工、求学去了。

正因为人少，《农奴泪》在去年改由乃东区民间艺术团来承接表
演。“现在人们都忙，再组织起来演话剧不太现实了。”边巴次仁说，
“好在它已牢牢记在我们的心里。”

拥有过《农奴泪》，克松人就有了别样的人生体验。
“过去没想过该怎样生活，别人怎么过，我就怎么过。”是这部话

剧改变了白玛扎西，“演了《农奴泪》，我知道只要是旧社会，赤列多吉
无论如何也躲不过鞭子，再有手艺也没用。现在社会这么好，勤劳就
能致富，一定要热爱生活！”白马扎西后来筹建了一家装修公司，生意
好的时候一年收入有 70 多万元，两个女儿也都考上了大学，日子过
得红红火火。

普布多吉为这部剧能让更多人受到教育而自豪：“村里有些年轻人游
手好闲，看了《农奴泪》，一个个像变了个人似的，纷纷学手艺去了。”

77 岁的索朗顿珠一出生就是克松庄园的农奴，曾和拉甲一起干
活，甚至饿得一起吃过虱子。“今天的好生活，过去做梦也想不到。”老
人感慨连连。民改前，克松庄园有 59 户农奴，302 口人，食不果腹，衣
不蔽体。今天的克松社区有 244 户居民，888 人，大学生有 67 人，去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22301 元。
不论岁月如何流转，《农奴泪》始终是克松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上

世纪六十年代，这部话剧让克松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发展生产。”索朗
顿珠说，“今天，它继续让克松人明白惠从何来，恩在何处，坚定跟党走
的信心和决心。”

饱经沧桑的老人对今后的《农奴泪》寄予厚望：“农奴的衣服是没
有色彩的；藏袍里也没有内衣；背着五六十斤的青稞爬楼梯，步子要
稳……一定要用心还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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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拉萨 3 月 28 日电（记者刘洪明）
窗外微风习习，阳光透过玻璃撒满二楼阳台。
90 岁的边巴仓决老人，每天早上吃过糌粑后
都坐在沙发上晒太阳，她看着满屋子的鲜花
盛开。她 29 岁那年经历了人生巨变。

1959 年 3 月 28 日，西藏民主改革，从此
废除了黑暗的封建农奴制，人民由此翻身解
放，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61 年来，社会制度的变更给百万农奴带
来了人生蜕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他们的生
活日新月异。

同样吃糌粑，分量和心情截然不同

3 月，坐落在半山腰的日喀则市白朗县
旺丹乡桑巴村生机勃勃，农牧民忙着翻耕农
田，羊群从路边跑过，春天的气息十足。

喝着酥油茶，66 岁的白玛老人抱着重外
孙哄他入睡，孙子孙女正在看书学习。看着他
们，白玛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童年。

“父母都是恰鲁庄园的农奴，养了 5 个
孩子，两人一天只能挣两勺子糌粑。”白玛从
厨房里拿出一个木质糌粑勺，这样的勺子是
西藏老百姓从古至今盛糌粑的器具。

白玛说：“以前父母每天都要拼死拼活地
干，但全家人还是吃不饱。现在家里的糌粑多
得吃不完。”1959 年民主改革时，白玛家分到
了 11 亩田地，从此一天能吃上三顿饭。

位于日喀则市江孜县城西南约４公里
的江热乡班觉伦布村，帕拉庄园坐落于此，
全称帕觉拉康，曾是旧西藏十二大贵族庄园
之一，也是目前唯一保存完整的旧西藏贵族
庄园。68 岁的班觉伦布村村民多布杰对于
糌粑有着独特的情感。

多布杰家比白玛家当时的处境稍好一
点，他的父母、爷爷是帕拉庄园的差巴，可
以从庄园租赁田地耕种，年底上缴一定的
粮食和钱财。

“以前种地要向农奴主缴税，现在种粮
食，政府还给补贴。小时候水果都没见过，
现在不仅主食丰富了，一年四季还能吃上
蔬菜、水果。”多布杰黝黑的脸庞泛起笑容。

多布杰还对产量的提高满心欢喜。“现
在跟以前比，真是想都不敢想，那时候青稞
产量很低。从 20世纪 60 年代到现在，青稞
品种已更新换代七八个品种，产量也从每
亩 150 公斤增加到 300 多公斤。”他说，今
年政府正在建设高标准农田，今后耕作更
方便，产量还能提高。

同样的手工艺，如今共同致富

以前，白玛的父亲尼玛常年赶着毛驴
从中尼边境运送生活物资到庄园，母亲做
着编织卡垫等手工活，日复一日地艰辛劳
作，却改善不了他们的贫穷生活。

如今，桑巴村建立了编织卡垫和氆氇的
合作社，这是白玛的女儿卓嘎发展起来的。
47岁的卓嘎闯荡打拼多年，生意日渐红火。

2007 年，卓嘎带着村里 2 个人去日喀
则市区租了一间门店，手工编织、销售卡
垫，销路还不错。卓嘎说：“积累了一些经营
经验，2015 年就回到村里和两位老同事一
起干，一来能照顾老人和孩子，二来能给村
民们找点挣钱的活。”

2019年，政府提供了 30万元扶持资金，
这对卓嘎来说可谓锦上添花，她们把这笔钱
作为村集体投资入股，成立合作社，每年给村
民分红。“现在有 65 人在合作社打工，其中
32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平均年收入 3万多
元。”卓嘎的自豪感与成就感油然而生。

民主改革砸碎了侵犯农奴生存、婚嫁、
流动、居住、劳动等权利的制度枷锁，百万
农奴实现了真正的人身解放。

同样的豆蔻年华，住房和教育

天壤之别

“小时候全家 7 口人住着 15 平方米大
小的黑房子，睡在地上，没有被子，只能盖破
烂的羊皮。”白玛扯着自己的藏装说，“现在
我和老伴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孩子们都穿棉
质衣服。”

90 岁的边巴仓决在旧西藏曾经历过

举步维艰的生活。“奶奶经常给我们讲过
去的艰苦日子，教育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
活。”边巴仓决的孙子南木加说，“她常讲

‘就算有 100 粒青稞也见不到白色，磨不
出多少糌粑’。”

儿孙满堂，已是四世同堂的边巴仓决
无忧无虑。“我拿了好几年的寿星老人健康
补贴，今年我 90 岁了，每年能拿到 500 元
补贴。”她说：“现在政府对老年人的福利太
好了，我要享福多活几年。”

“以前，全家一直跟牛羊混住，没想到现
在老了还能住上两层楼房。”边巴仓决说，
2012 年政府安居工程使她家住上了新房，
“吃饭的时候再也闻不到牛粪的臭味了。”

边巴仓决想起她的姐姐，在 13 岁时，
她的姐姐身上和脸上长满麻疹瘙痒难耐，
只能用绳子绑起来，最后还是在痛苦中死
去。而边巴仓决自 2009 年因腹泻住院外，
最近 10 年都没生过病。

除了医疗条件大幅改善，教育环境也
在发生变化。时代在发展，教育环境也一天
比一天好。边巴仓决告诉记者，在上世纪
80 年代，他最小的儿子去天津读内地西藏
班，大学毕业后成为日喀则一名人民警察，
过上了城市生活。

正午时分，阳光明媚，室内芳香四溢，
边巴仓决老人脸上的笑容十分慈祥。

坚守与新生：西藏农奴制社会经历者说

（上接 1 版）1963 年，解放军撤离西日卡
村，但“唱国歌、升国旗”的传统一直保留至今。

西日卡村平均海拔超过 3800 米，大风天
气多、雨雪频繁，国旗一两个月就会磨损。在
物质贫乏年代，村里干部群众往往徒步近百
里，买来红布、黄绸，捻羊毛线，缝制国旗。

“我们热爱国旗，敬仰国旗。”62 岁的索朗
帕加入党 42 年，对国旗有着特殊的感情。他
说：“无论是村里集体劳动，还是边境巡逻，每
当看到国旗飘扬，我们心中总是激情满怀。”

西日卡村位于林芝市朗县金东乡，地处
边境，家家升国旗，户户珍藏着换下的旧国
旗。“现在生活变好了，换国旗的频次也增加
了，老百姓希望国旗一直保持鲜艳的状态。”
现任民兵队长旦增尼玛家，仅近两年换下的
国旗就有 40 多面。

一次次升起的国旗，寄托着边陲百姓的
家国情怀。

2017 年 10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
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妹回
信的消息传到西日卡，80 多位村民自发用
藏语、汉语在“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
园的建设者”的横幅上签下名字或按下手
印，用最纯朴的方式表达对党和国家的热爱
和守卫国土的信心。

三代人的国旗情

每逢西日卡村升旗仪式，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加措总是提早到来，并庄重地站在最前排。
凝视着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升起，这位 49 岁
的藏族汉子总是不由地想起他的外公扎西。

扎西是西日卡庄园第一个认识解放军的
农奴，那时人们习惯称他“康巴扎西”。20世
纪 40 年代，由于不堪残酷压迫，他携妻从藏
东康区流浪到西日卡，沦为“朗生”（家奴）。

1959 年 3 月，解放军到西日卡平息叛
乱，不愿看到民主改革的农奴主散播谣言“红
汉人来吃人了”，32 名不明真相的农奴逃走。
正在田间劳动的扎西，遇到追剿叛匪的解放
军。当时，担任解放军翻译的布迪也是一名康
巴（藏东）人，扎西通过这位老乡获知解放军
是帮助穷苦人的部队，了解到西藏的形势和
未来，勇敢地与解放军站在了一起。

扎西随同解放军行走两天两夜，劝说被蒙
骗的群众，但他的话令很多人难以置信。扎西
毅然咬破手指发誓：“我用天和地发誓，共产党
特别好，一定要相信他们。”

平叛结束，解放军撤离西日卡，临走时特
意送给扎西一匹白马。受尽苦难的西日卡农
奴目送解放军，期待着民主改革的早日到来。

1960 年 3 月，西日卡村全面实行民主改
革。扎西一家分得了 11 亩耕地、6头牛、5 只
羊和两间房屋，他当选为西日卡村农民协会
委员。从此，他带领群众发展生产，巡逻边境，
被大家尊称为“委员扎西”，成为社会主义新
西藏的建设者和参与者。

“父亲特别喜欢升国旗的场面。解放军撤
离前，将一面手缝国旗交给他，嘱咐他要把升
国旗唱国歌的仪式延续下去。”扎西的女儿、

今年 72 岁的白玛拉姆说。
扎西在 1962年边境冲突中支援前线时

眼部受伤，晚年失明，但他总要家人搀扶着坚
持参加升旗仪式。他说：“听到国旗在风中飘
扬的声音，我就心潮澎湃！”1997 年，扎西临
终前还再三嘱咐白玛拉姆和她的丈夫益西
加措：“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西藏，你们要坚持升旗，热爱祖国！”

在扎西老人的感召下，白玛拉姆和益
西加措坚持升国旗。益西加措幼时从藏东
昌都左贡县乞讨到西日卡村，民主改革后
成了一名护路工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红旗下成长的第一代人，有了文
化的益西加措，时常给儿子加措讲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故
事，家中还收藏了不少马列经典著作。

在白玛拉姆 200 多平方米的新房里，
加措抱来一个木匣，捧出一面国旗。这是一
家人在 20世纪 80 年代手工缝制的，长度
大约有 2 米，宽度约 1 . 5 米，边角残缺。红
色底布缝有黄色布料的五角星，线头有些
凌乱，但清晰可见。

由于年代久远，扎西的日记本、手缝国
旗以及当年与解放军往来的书信未能保存
下来。然而，一家三代的国旗情缘仍在延
续。加措时常教育儿女：“我们一家人现在
的幸福生活，是先辈们跟着共产党走、在祖

国大家庭中才有的。”
新房里，炉火烧得正旺，加措正在观摩儿

子次旺班旦买来的可手摇升挂国旗。窗外，农
家屋顶升起的国旗在风中飘扬。加措说：“我
们地处边疆，一定守好祖国的大好河山。”

国旗下的小康路

环抱在雪山中的西日卡村，掩映在青
山绿水间，宽敞的水泥路通向农家。昔日闻
名藏东的西日卡庄园，如今残破不堪，没了
往日气派，“淹没”在错落有致的新房中。

新房的主人，正是民主改革前的农奴及
他们的后代。这样的变化，获益于国家在西
藏推行的边境小康村建设。建房费用大部分
由国家承担，村民只需自备石头和木料等。

边境小康村建设让西日卡村换了“新
颜”：民房改造率、通水通电率、广播电视覆
盖率、移动网络覆盖率均达 100%，村排水
系统基本完善，路灯基本覆盖全村，村级卫
生室、幼儿园也已建成投用。

69 岁的其加，2016 年搬进新房。女儿
次仁在村里开了一家电子商务综合超市，
她的丈夫外出打工，2019 年家庭收入超过
10万元。

地处偏远、土地贫瘠的西日卡村风光
旖旎、草场宽阔，牧业旅游业发展具有优
势。村里去年投资 50万元引进 42头良种

牦牛和 25头良种犏牛，组建起集体养殖合
作社；同时启动生态旅游项目，以乡村经济
转型升级，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

国旗飘飘，党旗猎猎。在决战脱贫攻坚
中，西日卡村发挥传承多年的优良传统，持续
强化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动员 48名党员结对帮扶贫困群众，以强有力
的组织优势，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

26 岁的罗布扎西，2015 年从部队复员
回来后，和姐夫合资购买了一台二手挖掘
机，借着 219 国道修建和边境小康村建设
等项目，年收入超过 30万元。去年，他成为
一名预备党员，带领 12 户贫困群众增收近
20万元，成为村里家喻户晓的致富带头人。

得益于自身发展能力的增强，以及国
家的草场、林地、边民等多种补贴，2017 年
西日卡村 2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顺利脱贫，
全村实现整体脱贫。2019 年全村人均收入
近 19000 元，高于全区平均水平。

“现在国家的各项福利政策这么好，唯
一可惜的就是年龄越来越大了，享受不了
几年好日子了。”采访中，仁增和白玛拉姆
笑着对记者说。

3月底的林芝，杨柳吐绿，桃花盛开。坐
在车上回望西日卡，这座藏在深山里的边陲
小山村，国旗飘扬，在阳光照射下，如诗如
画。（参与记者侯捷、张汝锋、旦增尼玛曲珠）

西藏：一面国旗与三代人的守望

▲林芝市西日卡村村民代表在村委会小广场举行升国旗、唱国歌仪式（3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

左图：扎西双手拿着旧西藏时自己使用过的镰刀；右
图：扎西在自己家中（拼版照片，3 月 12 日摄）。

今年 83 岁的扎西老人是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山南
市克松社区居民，也是当地年纪最大的翻身农奴之一。他说：
“旧西藏时，双手长在自己的身上，却被农奴主支配，成为他们
的工具。”

西藏民主改革前，占人口不足 5% 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几
乎占有全部土地、牧场和绝大部分牲畜，而占人口 95% 的农奴
却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无法支配自己的双手，去冲破枷
锁、改变命运。1959 年 3 月，民主改革席卷高原大地，彻底结
束了残酷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解放、获得新生。他们
第一次用完全属于自己的双手，牵起自家的牛马，犁开自己的
田地，播下希望的种子。那双曾被束缚、被桎梏、被奴役、被支
配的手，变成民族团结的手、自由选举的手、勤劳致富的手、安
居乐业的手、守护健康的手、学习知识的手，不断创造着美好的
生活。从此，高原大地万象更新。 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双
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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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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